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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触目惊心的1967年。
　　一弯秋月残照着如艨艟巨舰的山城，昔日华灯绽放、人流如织的市中区的繁荣景象已经荡然无存
。
大街小巷的门墙虽然曾被油漆刷得通红，但经过风雨侵蚀逐渐显出斑驳的裂痕，东一片西一块活像长
了牛皮癣。
红黑相间的大字报贴遍了十里长街，上面尽是些“北京来电”“严正抗议”“打倒走资派”“揪出大
叛徒”之类的醒目标题。
有的大字报大半掉落，在萧索的秋风中瑟瑟发抖，随风起舞，活像旧社会出殡时的引魂幡招摇于市，
似乎在为这座英雄的城市哭丧、招魂。
　　这时，市里学校全部停课，工厂大都不再冒烟，年轻的农民弟兄也扔掉了锄头、钉耙，进入乡场
、区县去闹“革命”，很多人民公社成了“人民母社”，谁也不管春种秋收。
城市居民吃粮咋办?全靠亲人解放军用拉大炮的重型卡车到邻近专县调运救急。
　“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可人民的生存环境却越来越糟。
　　靠近市中区朝天门的一座小山脊上，建有十几栋简朴的机关宿舍。
这时急匆匆走出一个身材修长、穿着褐色衫裤的女人。
她的装束相当古怪，头上戴着一顶黑布帽子，将头发遮得严严实实；已经夜色如墨，却像盲人似的戴
着一副宽边茶色眼镜。
她微微低着头向山坡右侧的河街走去，对谁也不搭理，偶尔遇见一两个认识她的熟人，却都像逃避黑
死病患者一样迅速将头侧向一边。
　　河街通向长江边上的轮船码头，在一盏昏黄路灯微照的街角，有一家小小的香烟店还在营业，卖
着“劲松”、　“黄金叶”之类的凭票供应的香烟。
小店前的石阶上，站着两个破旧衣衫上别着毛主席像章的女盲童，大的一个约摸十二岁，小的一个恐
怕未满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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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展开激烈暗战。
　　风姿超群、聪敏过人的女大学生慕容纾被浙实银行派去给国民党阔太太们当“牌秘书”，并很快
成为她们的“心腹”。
 此后，重庆国民党高层社交圈常常出现这位美丽的小姐⋯⋯　　就在绝密经济情报和政治情报不断被
猎取时，英俊潇洒的国民党上尉军官向慕容纾发起了一场令人无法回避的爱情攻势⋯⋯　　女人无不
憧憬爱情，然而，女人常因爱情或脆弱或坚强。
地下党组织权衡利弊，指示慕容纾接受这份爱情⋯⋯　　由此，一场持续五十年，混合着爱情、家庭
、信仰、命运、政治的情谍战将如何惊心动魄地展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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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浩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解放后在西南公安部五处及西南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侦察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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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等中、长篇小说及电影文学剧本。
《一双绣花鞋》在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风靡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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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我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罪恶的资产阶级家庭，但我和妈妈却是这个罪恶家庭中的罪人。
我的妈妈名叫姚淑兰，原是一家小餐馆厨师的女儿，因为顶债卖到周家，作为大小姐周冰沽的陪嫁丫
头，跟着她到了我父亲慕容松的家里。
最初还是当个使唤丫头，因为她学过一些家传的厨艺，后来便下厨当了厨娘。
　　“大太太周冰洁原是杭州有名的大家闺秀，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和后来的一代名师吴贻芳既是
闺中密友，又是同期毕业的大学同学。
吴贻芳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大太太却和我爹结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因为患猩红热早夭，再也没
有生养。
　　“慕容家族在杭州也算得上名门望族，除在乡下占有大片桑园和茶山外，还在杭州城内开有绸缎
庄、茶庄，并在嘉兴县开办了一家有六千绪的缫丝厂。
我爹慕容松是独子，毕业于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的资产阶级恶习很深，喜欢狂
嫖烂赌，和大娘周冰洁的感情很坏，长期分宿。
他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口实，先后娶了两房姨太太，但都无生养，于是又在1923年将我娘‘
收房’。
我娘成了名义上的四姨太，但她还要经常下厨做菜，实际上只是个高级厨娘。
我娘在1925年生下了我，虽然是个女儿，但我爹还是在四岁那年送我上学念书。
到了1937年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抗日战争爆发，我家住的慕容大院就在杭州城东北角的三合村，离笕
桥机场较近，所以首先就被日机轰炸。
有一次一颗燃烧弹直接命中了慕容大院，大院被烧成一片废墟。
我爹赶快将城里的绸缎庄、茶庄和嘉兴县的缫丝厂以很低的价格盘让出去，匆匆忙忙带着一家老小逃
难，先到安徽屯溪，再迁湖南长沙，最后才到贵州省的贵阳市落脚安身。
幸亏我读书的成绩还好，插班考进了当时设在贵阳市南明河畔、马鞍山下的国立二十四中。
我又办了个战区流亡学生--保育生的身份，得到一些补贴，才上了高中。
　　“经过几次搬迁，长期折腾，到贵阳时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日渐窘迫。
我爹的二姨太、三姨太过不惯艰苦生活，都先后回到浙江老家去了。
贵阳家里只剩下我爹、大太太、我娘，另外还有一个年纪较轻的姓商的五姨太。
这个五姨太原是个耍魔术的江湖艺人，不知怎么迷住我爹，嫁到慕容家来，不久又生了个男孩，因此
格外得宠，后来竟然成了我们家的财务当家人。
大太太周冰洁曾经在贵阳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当时教师饭碗紧俏，每年两次的‘六腊之战’十分激烈
，大太太不屑于对校长和教务主任行贿，结果饭碗被挤掉，回到家里成天念《圣经》和《马可福音》
，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她绝不愿回老家当亡国奴，也十分关照我们母女。
　　“我爹是纨绔子弟出身，虽然在名牌大学毕业，但无多少真正本事。
到处送礼托人，才在贵州省专卖局谋了个科员职务，一干了不到一年，．就因为写‘等因奉此’的公
文不熟，两次被年轻科长训斥而愤然辞职，回家赋闲。
家里坐吃山空，告贷无门，最后只得靠典当首饰、出卖衣物为生。
家里日子越过越紧，五姨太几次提出要我辍学回家干活减少开销，但我娘和我抵死不干。
幸亏当时国立二十四中有一位进步老师名叫马华，她当时就是共产党员，帮我申请了那时教育部设立
的一种‘甲种助学贷款’，解决了食宿费用，才使我能念完高中。
　　“我娘包做全家饭菜，仍然是个全职厨娘。
她的体质原来就差，又经长途逃亡，还要成天在潮湿阴暗、烟熏火燎的厨房里做饭炒菜，在我读高二
那年就经常大口咳血，到医院照光说她患了空洞型肺结核，已近晚期。
医生意思马上进行手术，长期疗养，但家里哪有余钱给我娘治病呢？
而且日食三餐还要她硬撑着打理。
五姨娘又怕肺病传染弟弟，撺掇我爹规定娘下厨时要戴双层口罩，并且双手还要先在石灰水里浸泡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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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　　写到这里，一幅幅泛黄的影像，渐渐显现在正写交代材料的慕容纾眼前：　　午夜时分，在一
间陈旧简陋的小卧室里，姚淑兰躺在一间嘎吱作响的小木床上大口喘气。
屋角一张小方桌前，慕容纾正在一盏光亮微弱的桐油灯下做着作业。
听见妈妈呛咳的声音，她马上端起一杯开水，拿着两个小药瓶走到床前：“妈，你吃钙片和甘草片吧
。
”　　姚淑兰勉强撑起身来，吞服了药片后说：“纾纾，有人告诉我说老白干泡大蒜能治肺病，大蒜
的价钱比钙片便宜得多，而且家里就有，明天你向五娘要点钱，放学时打半斤干酒回来。
” 　　“家里不是还有两坛子黄酒吗？
”　　“那是专门为你爹临睡前喝小酒做准备的，不能乱开来吃。
”　　慕容纾不再说话，又回到小桌旁赶功课。
不多一会儿，门口响起一个刚刚变音的男声： “姐，爹说他心里不痛快，要四娘给他烫一壶老酒，做
两个家乡的小菜，让他解解闷。
”还没等到回话，门口小男孩的身影便消失了。
这是慕容纾的同父异母兄弟慕容鑫来传达她爹的命令。
刚刚睡熟的姚淑兰，听了猛然一惊，又慢慢撑起身来。
慕容纾忙说：“妈，你躺着吧，炒菜烫酒我都会。
”姚淑兰瘦削的脸上浮出一丝惨淡的笑容： “你爹嘴刁，还是我去吧。
你那两铲子恐怕还对不上他的口味，免得他又来撂筷子、砸酒杯。
”姚淑兰强自挣扎起来，戴上双层口罩，由纾儿扶着走进灯光昏暗的厨房。
闻着呛人的煤烟和油雾，她就开始剧烈咳嗽，咳着咳着一口黑血吐进痰盂，纾儿连忙扶娘坐下。
“不要紧，这一阵子天天在吐，我都惯了。
”等到喘息稍平，姚淑兰又硬撑起来，边用石灰水洗手，边对慕容纾说，“我上灶时，你要仔细看，
好好学。
你外公是老把式，炒、炸、烩、溜、蒸、烧都是顶呱呱，他常说浙江菜讲究的是清香、脆嫩、爽鲜，
不下工夫是学不好的。
将来我死以后，你爹要吃家乡菜，就只能由你做了。
”　　回想到这里，慕容纾的眼泪夺眶而出。
“牛棚”门口突然响起一个冷涩的声音： “两人陪着，写了半夜，究竟交代了点啥啊？
”随着声音，那个身材矮胖的女人扭着大屁股拐了进来。
这个女人叫温绍芝，因为她的身材像个梨形，屁股大得与全身比例严重失调，走起路来甩来甩去；而
重庆人在解放前的民俗语言又把屁股叫做箩篼，于是有个促狭鬼就给温绍芝取了个“箩篼”的绰号。
因为形象贴切，渐渐就流传开了。
　　温绍芝原是外经贸局计财科的科员，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爹是在“镇反”运动里被枪毙的伪宪兵
连长，所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她都表现得特别“左”，以此表示自己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在这次“文革”中，因为造反较早，骂“走资派”最毒，打“牛鬼蛇神”最狠，因此混了个造反团三
号勤务员的头衔，是市里财贸系统有名的“四大泼妇”之一。
昨夜，就是她根据一个神秘人物的指示，纠集几个造反团员，到朝天门河街将慕容纾连夜抓回机关进
行批斗，然后把她关在局里地下室的杂物仓库里，逼着慕容纾交代罪恶历史，深挖反动阶级根源。
　　今天一大清早，温绍芝赶到机关，从“看守”徐士贞手里要过慕容纾的交代材料，草草看了一遍
就大发雷霆骂道：“慕容纾，你光写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家务事，”是不是要说明你是苦大仇深的
‘红五类’出身，想减轻罪行，蒙混过关？
”她说着将手上的几页交代材料呼地扔向慕容纾脸上，“重新写，割资产阶级尾巴要一不怕痛，二不
害羞，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首先要写你是怎样混进共产党的，然后再写你是如何勾搭上国民党那些大官太太、一起坑害劳苦大众
的。
”    慕容纾从地上捡起那几页交代材料，冷淡答道：“我写的都是实情，不信可以去调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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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一停，她又问道：“可不可以让我喝点开水？
”    “你这种态度喝尿都不够格，还要喝开水，是不是还想泡壶沱茶提神？
”涂士贞也跟着乱骂。
    “给个杯子行不行？
”    “女厕所里有个痰盂，各自接水喝嘛。
”说完，温绍芝大屁股一扭，走出了霉气扑鼻的地下室。
    慕容纾扶着墙壁慢慢踅进女厕所，用手捧着喝了几口自来水，再用冷水抹了抹自己血污肮脏的脸，
稍微清醒些后，又继续她坚持实事求是的交代。
    “我在国立二十四中读书时，级任老师马华是个归国女侨。
她教英语，不仅教学态度认真，而且发音纯正；又对学生十分爱护，还特别喜欢我们几个家庭贫寒但
成绩优秀的学生，我接受进步思想实际就是从她那里开始的。
马华非常爱国，不时在课堂上抨击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腐败无能，但渐渐就有传言，说她是共产党
员。
在马华上课时，训育主任经常派人悄悄躲在教室外面偷听，进行监视和搜集材料。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后方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我那时正读高中毕业班，级任老师还是马华。
二月初的一个晚上，她悄悄把我叫到寝室轻声说道：‘特务把我盯上了，我要马上离开学校。
已经和设在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联系好了，我到那里还教英语。
因为马上就要开学，所以学院叫我立即前去报到。
我怕这里的特务找麻烦，所以请你明天清晨去长途汽车站，帮我买一张后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到重庆
的车票，我好赶快脱身。
’    “我二话没说，接过票钱就走，第二天上午便把票送到马老师手里。
但她又愁怎样离开学校：‘那个姓刘的女训育员和女生宿舍的舍监，都把我盯得死死的，首先就要考
虑怎样离开宿舍和学校。
被盖和行李可以不带，但随身换洗衣服和英汉大词典总得带着呀！
’马老师正在发愁时，我突然想起一个同学——钟克，他和我同班，南京人，爸爸在重庆当公务员。
钟克是跟着学校逃到贵阳来的，日常功课不怎么样，但为人正直，思想进步，爱笑爱闹，同学们都喊
他‘小闹钟’。
钟克的鬼主意特多，我们说他是‘吃芝麻长大的，满肚皮净是点子’。
我对马老师说准备去和钟克商量一下，她听着笑了：‘看这鬼灵精又能冒出点什么坏水？
’　　“在第三节课休息时，我找到了钟克，三言两语讲明来意。
他在操场里原地转圈，神神道道地念念有词：‘第一关是怎么混出宿舍，逃出学校。
第二关 是怎么逃过盘查，混上长途客车。
’这时上课号声响了，钟克挥了挥手，还像平 时那样叫我的绰号说道：‘木梳，你上课去，别耽误本
山人设想神机妙算。
’我 进教室上了半节课后，才见钟克溜进教室，恰巧被语文老师见到，老师问：‘钟克，干什么去了
？
’ 　　“‘报告老师，肚子拉稀！
’一句话引起哄堂大笑，钟克冲着我眨了眨眼睛， 还神秘地一笑，我知道他的鬼点子想好了。
午饭后，我和钟克一起向马老师作了汇报，经过推敲，她同意后，我们分头开始准备。
钟克忙天火地跑去市民医院传染科，找他在那里当传染科主任的姑妈。
我却跑到小街的草药摊上买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
到了晚上我们碰头后，又把钟克一个老邻居的小儿子、后来成了孤儿的小同学丰良（这时正在国立二
十四中读初中一年级）找来。
说明真实情况后，丰良十分乐意地让我给他收拾打扮。
 　　“当时学校伙食很坏，但每月能打两次‘牙祭’，照例是在‘牙祭’当天早晨吃油炸花生米下白
米稀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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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都把这一天当作节日看待，病情再重也不缺席。
偏偏在第二天清晨，同学们早早进了食堂。
丰良却姗姗来迟，病恹恹地，脸色和眼睛都变得焦黄焦黄，眼眶还泛着一圈青紫。
他看见黄酥酥的油炸花生米直打‘干哕’，说是‘焖油’，只是舀了碗稀饭喝过后就回宿舍躺下，中
午的红烧肥肉也没去吃。
他班上的级任老师闻讯赶来探视，认为病情严重，马上请来校医诊断。
校医对哼哼唧唧的丰良进行听诊、叩诊、指压，还扶着丰良在玻璃管内撒了泡尿。
一见尿液金黄，校医马上作出诊断：‘十有八成是急性黄疸型肝炎，传染性很强，必须马上送进医院
隔离治疗，否则可能发生大面积传染。
’ 　　“这个消息立即又汇报给湖北籍的老校长。
因为他经常把‘什么’说成‘么什’，所以学生们在背后都叫他‘么什校长’。
他听到此消息后也赶到学生宿舍来看了看躺在床上的丰良，立刻安排校医去市民医院联系救护车和病
床。
下午校医回来说市民医院唯一的一部‘老爷牌’救护车又坏了，争取在晚上到学校来接病人。
 　　“说实在的，我真佩服丰良的表演天分。
他的病人形象是我用黄栀子和草药千里光分别熬水化的妆；他撒的金黄色尿液是钟克姑妈给的一小瓶
维生素B片，被他连续超量服用后造成的。
但他那病恹恹、看见红烧肉还‘焖油’的形象．特别是在校医对他进行肝部按压、叩诊时那痛苦不堪
的表情，真是令人叫绝。
丰良才十三岁呀，我想他将来肯定会成为超一流的表演艺术家的。
　　“下午我逃学了，跑到市民医院，躲进钟克姑妈的宿舍，直到晚上断黑以后，我才换上一身白色
护士装，跟着钟克的姑妈钻进了救护车。
那两个小时的紧张过程，我至今难忘。
”　　漆黑的夜晚，坑坑洼洼的马路上，一辆破旧不堪、全身发响的救护车，开着昏黄的车灯像头老
牛似的向着国立二十四中行进。
后车厢里坐着医生、护士和两个抬担架的护工。
他们都戴着双层口罩，脸面遮得严严实实，只剩下一双双眼睛在沉滞地转动。
好半天救护车才驶进学校大门，刚下晚自习的同学们都围着汽车来看。
“么什校长”和校医领着医护人员急匆匆向着男生宿舍走去。
途中，一个护士边跑边脱白色衣帽，斜刺地溜号向教工宿舍跑去。
远远看见一个瘦小的人影跑来，“护士”连忙躲入小树丛后，等那人影跑过以后，才加速冲人马华老
师的寝室。
　　原来在救护车拉着铃铛开进校门之时，负责监视马华的外号“刘歪嘴”的女训育员，正躲在教工
宿舍的信件收发室里盯梢。
忽然桌上内部电话的铃声急骤地响了起来，“刘歪嘴”懒洋洋地拿起听筒，但刚一听到声音她的脸色
马上变得十分恭顺，因为听筒里响起的是“么什校长”那浓重的湖北口音：“刚才有学生来说，有一
男一女两个学生，在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里乱搞，你快跑去看看，究竟在搞么什？
”　　“校长，我奉训育主任的命令，正在监视赤色分子马华，明天就要抓她了。
”　　“快去快回嘛，我在大门校警室看着咧，你（家）怕么什嘛！
”　　“刘歪嘴”听了不敢怠慢，放下话筒，拿起电筒，顺手抄起一根童军棍，急急慌慌就向几百公
尺外大操场尽头的女厕所跑去。
　　“马老师，快换衣服！
”气喘吁吁的慕容纾把白色的护士罩衫、帽子、口罩迅速递给马华。
不到五分钟马华便穿戴整齐，慕容纾帮她提着一个沉重的小皮箱，两人飞快地向校部办公室前跑去。
马华扭开急救车车厢后门，立即爬了上去，接过慕容纾递来的小皮箱，马上关了后车门。
慕容纾这才回过头来，向着人声喧嚷的男生宿舍跑去，在半道上就看见两名护工抬着丰良，“么什校
长”和校医陪着钟克的姑妈风风火火走来，一大群看热闹的学生在担架后面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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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风荷》是双枪老太婆时代风影再现《一双绣花鞋》的延伸阅读。
　　周恩来情报工作者要像六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　作家况浩文是一本读不完的传奇。
一寸光阴一寸情，一段传奇一段文。
读他的作品，你会被逼真的悬念和奇丽的想象牵引着，紧张而愉快。
　　·　《风荷》一部奇丽的情谍命运小说。
一场持续五十年的隐秘较量，一次终极一生的爱恨守望故事性、文学性均超越了他曾风靡海内外的《
一双绣花鞋》。
　　·　《风荷》作品主人公慕容纾的生活原型与《红岩》双抢老太婆的生活原型竟是同一个人!而作
家况浩文曾做了她的八年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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